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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通俗的话来概括——— 张所文是一个很独

特的“悟良人”。然而，“悟良人”张所文却

不是一个可以包打天下、万事皆通的万能

人：如果说，从十七岁开始他的剪纸作品带

着乡村的质朴在北京《农村俱乐部》、《农村

青年》等刊物上散发着田野的清新（迄今，

已先后发表了《开闸放水》、《收获》、《科学

实验》、《打农药》等共五十余幅作品），为后

来从事民间绘画和艺术摄影创作胚孕了联

通互动的艺术细胞；而后来的组织乡村剧

团和学医、行医——— 他的文艺演唱作品给

乡亲们带来了朴实的欢乐，他的集中西医

于一身的学有专长的医术给乡亲们解除过

一定的痛苦，更是为后来的投身群众文化

事业或者继续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奠定了更

上层楼的牢固基础；如果说这些都体现了

他的令人赞赏的成功的“悟良”的话，那么，

他的“养花”和“办厂”则恰恰就是令人不敢

恭维的“笨拙”的失败：养花养成了“草”

——— 花的价格跌了，赶上草了，搭进去一万

四千多，赔惨了。办厂办成“难得的糊涂”

——— 被“难得的聪明”的人骗黄了，险些吃

了官司受了处分。于是，“悟良人”张所文

终于明白了他再怎么“悟良”也有“悟良”不

了的事情；于是，缘于既定的“悟良”，他的

面前就有了两种选择：一是开他的诊所当

他的大夫，过衣食无忧的日子；一是投身于

谁都离不了而又没有多少人愿意干的“文

化”，与清贫相伴与雅趣为伍。面对这两种

选择，张所文的表现在常人的眼里就有点

“不悟良”了，因为他选择了后者。后来的

事实证明：在决定人生走向和生活质量（这

里特指物质生活）的关键时刻，张所文的选

择是充满了悖论意味的——— 一方面他舍弃

了大多数人都想干而又没有多少人能干得

了的乡村医生（不管人们情愿与否，医生在

所有的行当中，是最能让人们不舍得花钱

也要把钱掏出来的职业，即便是乡村医生

也一样），而选择了没有多少人能干得了也

没有多少人愿意干的文化，以至于使得已

经是文化分馆馆长的他竟然连属于自己的

房子都没有一间（调任东港市文化馆孤山

文化分馆后住在孤山，一直没有房子），只

能求朋友帮忙让妻子充当更夫，到了晚间

他才好有理由住店似的也住进守卫室了。

虽然他选择了文化而舍弃了医生、拒绝了

优裕的生活，这尽管在常人眼里有点不可

思议、有点“格色”（即与常人不一样，俗称

“两路”），但张所文却因此而找到了可以让

自己的“悟良”和“格色”得到充分阐发和尽

情展现的舞台——— 于是，从一九七八年投

身群众文化事业开始至今，张所文就一直

带着涂满了“悟良”和“格色”的独特色彩，

鲜明在人们面前。

实在说，最初我和张所文只是同行间

的泛泛之交时，对其人其事颇不以为然，感

觉其是形式大于内容。譬如我第一眼看到

的那一身颇近“前卫”却又有些“不伦不类”

的衣着，我就觉得那身行头不应该穿在一

个来自山野乡村原本应该是素朴之人的身

上。再譬如后来的名目繁多的含金量令人

生疑的这个奖和那个杯的获奖以及令人目

不暇接的这个“大辞典”和那个“名人录”的

入选，我觉得不应该把自己“借给”那些“热

心”帮助别人“出名”却“巧妙”帮助自己“捞

钱”的人。这种感觉也许有“吃不到葡萄，便

说葡萄酸”的嫌疑，但有这种感觉的人却并

非独我一个。然而，张所文就是张所文，他

没有工夫去考虑别人在怎么想，也不在意

别人在怎么说，兀自我行我素地阐发着自

己的“悟良”，展现着自己的“格色”。后来，

随着接触和交流的增多，特别是写这篇算

是“序言”的东西要查阅相关的资料，才知

道我最初的感觉有些“想当然”了。

他身材并不高大，体态也不威猛，站在人堆里却

分外抢眼———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去大鹿岛的船

上。那是公元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农历四月十

八日）大孤山庙会，文化馆组织文化站长去大鹿岛开

站长例会。那时候我刚到文化馆不久，对文化站长们

都很陌生。他同二十几名站长一起站在船上，我只是

投去了陌生的一瞥，他的形象就牢牢地泊在我的脑海

里了。他头上戴顶“博士帽”，身上穿一套乳白色西服，

黑色的衬衫配着赭色的领带，一身包装煞是靓人眼

球。但让我过目不忘的却并不是那一身行头，而是他

那张与黄种人截然不同的白里透红的脸。冷眼看去，

那张脸分明就是新疆维吾尔族人或者俄罗斯人的脸：

浓黑的眉毛下是一双自然带着笑意的微黄的眼；新刮

过的两腮和嘴巴，白里透着青灰，愈发地显现其胡须

原本的茂盛——— 他就是《男人独白》的作者张所文。

——— 是的，张所文是独特的。独特的张所文不独

长相和衣着与众不同，其思维定势和行为方式也与众

不同。与其接触至今已将近二十年了，在我看来张所

文好像什么都敢干什么都能干：剪纸，组织乡村剧团，

学医和行医，绘画，摄影，养花，办厂以及当过文化站

长和正在当着文化分馆馆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地干了好多相互间不搭界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用一

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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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页 $ 梦如幻的清亮的月影真的
闯进了他的内心，他却说：“你走进我心

里 %我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寻找自
己》）。我想，这不是逃离，而是一种情愿，是

身不由己，是诗人沉醉在情爱后的融化。诗

句的背后隐藏着对爱的本质的呼唤。

古今中外传咏下来的爱情诗篇多矣。

古今中外书写爱情的诗人多矣。古今中外

的献身爱情诗篇写作的女诗人为数不少。

相应来说，主要写爱情诗篇的男诗人则不

多，尤其在国内，在当下的男性诗人中清超

应该算个例外。综观诗集中的诗篇，他呈现

给读者的是对爱的追寻和思念，这思念是

刻骨的！

让我借用他的《渴望“理解”是幼稚的

爱情》中的诗句作为这篇短评的结束语吧：

“情感是一处 %看也看不明白 %说也说不清
楚的 %风景”。那么，对江流中那个清亮的
月影，谁又能说得清呢&

〔责任编辑 胡 马〕

作品等，天生就是其“责任田”里的应该有

的“正宗”产品，那么，《思·诗·丝》就是一

个辛勤的农夫去自己“责任田”以外的田野

里“捡山”捡来了的令人惊喜的额外的收获

了。于是，为了匡正笔者的“想当然”，几经

撺掇和蛊惑，就有了这部《男人独白》的出

版。

《男人独白》以《思·诗·丝》为基础，

共选录了作者四十多年来创作的二百多篇

散文诗中的一百三十八篇作品。从文本构

成的基因上说，《男人独白》的结集出版，正

是得益于作者用情感的“丝线”连接起来的

对生活的“诗意”的“思考”。如果用形象的

文字来概括《男人独白》，我们的面前就会

出现这样一个画面：一个说话不怎么流畅

（有点结巴）也不愿意在众人面前说话的男

人，侧身于属于他的“责任田”里，独自地体

验和品味着劳作的艰辛，独自地诉说和享

受着收获的喜悦，尽管劳作的艰辛是漫长

的，收获的喜悦是“断点续传”的，但他也乐

此不疲⋯⋯终于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劳

作已经积累成可以一次“下载”给自己或者

“上传”给别人的喜悦，于是，他就深长地吁

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

就是《男人独白》文本的生成传达给我们的

总体意境。

从结构上说，《男人独白》借鉴了一些

结集出版作品集的文本模式，文本的构成

也分割了几个板块———“旅者姿态”、“生命

履痕”和“爱的旋律”。这样的分割也许并不

“科学”，集结到每个板块的作品也许并不

是一种色彩，但在对作品文本的总体把握

上却可以传达出作者的审美向度和审美追

求，这样，读者就可以在不同的板块中读出

不同的审美旨归和获取不同的审美意趣。

从选材上说，《男人独白》的审美视点

是广泛而丰富的：举凡历史现实、情感物

象、日月山海、花草树木、家族人生、自然气

候、晨昏朝夕、男人女人⋯⋯可谓纷纭繁复

多有涉猎，琳琅满目包蕴万象。品之五味俱

全，赏之七彩缤纷⋯⋯

也许，还应该在语言文字、乃至思想内

容和艺术特点上对《男人独白》说点什么，

但限于篇幅不说也罢。而多年来的阅读经

验和习惯告诉我，对文本的欣赏和品评，只

要体味和把握到了文本的总体意境及其主

题，也就有了解读文本的钥匙，只不过“一

千个读者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

已。《男人独白》当不例外吧 ’
〔责任编辑 苏 铁〕

实际上，从当年发表《开闸放水》等第

一组四幅剪纸作品开始至今，四十多年间，

张所文真的像“开闸放水”一样，在肆意地

释放自己——— 举凡与文化乃至文学艺术有

关的门类多有涉猎，用他自己的话说：“虽

无引起轰动之大作，却有令人注目之小

品”。据统计，迄今在各级报刊发表的各类

文学艺术作品有：散文诗十五篇（其中在国

家级报刊发表五篇，获奖三篇），诗九首

（市、县级报刊），文艺演唱作品十一篇（市、

县级演出和发表），群文理论研究文章四十

二篇（全部为市级以上报刊、理论研讨会发

表和入选，其中获各级奖项二十七篇），出

版论文集一部（为全国第一部文化站长个

人论文集），发表剪纸及民间绘画作品六十

七幅（全部为市级以上报刊，其中获奖十一

幅 $⋯⋯或许正因为如此，其人其事才吸引
了有关出版部门的眼球，其个人艺术简历

及传略先后被收入《中国当代名人录》、《国

际现代书画篆刻家大辞典》、《中国民间文

艺家大辞典》等十八部大型辞书中。

“作为共和国最小的‘文化官’”（刘桂

腾序张所文论文集语），多年来，张所文在

文化站长的岗位上，除了在个人的艺术田

野里激情笔墨，更多的是一心扑实地在群

众文化事业的广阔天地中辛勤地泼洒汗水

和智慧——— 日常工作中的这个活动那个活

动所取得的工作成果有目共睹自不待言，

仅就为东港市创建全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

所做出的贡献就是令人瞩目并值得称道的

——— 为了培养“民间绘画”作者，从上个世

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到九十年代初，十余年

间先后组织、主持举办了十四期现代民间

绘画（原称农民画）创作培训班，培养了以

现代民间绘画青年女作者张坤、隋明美等

为代表的一百零五名作者，其中：张坤的画

作《母与子》、《妈妈》、隋明美的画作《宝宝

乐》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征集《儿童生长

监测卡》封面时分别被评为一、二等奖，张

坤的《母与子》（一等奖）被用做封面，张坤

因此被辽宁省妇联访美代表团吸收为成员

之一，前去美国做创作交流⋯⋯张所文因

此荣获国家文化部等部门授予的“中国现

代民间绘画画乡优秀辅导员”、“中国现代

书画艺术家”等多种称号。

行文至此，如果把张所文四十多年来

的人生轨迹用一幅形象的画面来比拟，用

那幅剪纸作品《开闸放水》来照映，当是至

为贴切不过了——— 只不过他之“开闸放水”

不是那种敞开闸门“一泻千里”的淋漓尽

致，也不是那种“只有‘半瓶水’却偏要淌得

很”的“做作”，而是一种“韧性的战斗”像山

间小溪似的殷殷淙淙的流淌——— 形象地

说：他就像一个勤劳的农夫，精心地守护着

他的“责任田”，“细水长流”地浇灌着他的

“秧苗”，矢志不渝地耕耘着春天赏心的“碧

绿”和收获着秋日悦目的“金黄”。于是，那

本封面没有任何图案叫做《思·诗·丝》的

蓝皮的小册子就让我们分享了张所文收获

的喜悦——— 尽管那本蓝皮的小册子说到底

还不能算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书”，只是

张所文从自己的“收藏夹”里，翻检出的一

部分叫做“散文诗”的东西，试着用内部印

行的方式装订成册（共印六十本），送给朋

友圈子闲时“翻翻”和为自己留做纪念。尽

管刚开始拿到那本“蓝皮书”时，我心中颇

不以为然，以为不过是“敝帚自珍”，所谓

“散文诗集”是那么容易出的？及至读罢，我

才又一次地为自己的“想当然”而愧疚———

尽管在我看来他不是搞文学创作的，但，

《思·诗·丝》却让我重新认识了张所文，

一个真正“什么都敢干什么都能干”的勤劳

的张所文。如果说他的剪纸、文艺演唱作

品、群众文化理论研究文章以及民间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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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页 $ 梦如幻的清亮的月影真的
闯进了他的内心，他却说：“你走进我心

里 %我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寻找自
己》）。我想，这不是逃离，而是一种情愿，是

身不由己，是诗人沉醉在情爱后的融化。诗

句的背后隐藏着对爱的本质的呼唤。

古今中外传咏下来的爱情诗篇多矣。

古今中外书写爱情的诗人多矣。古今中外

的献身爱情诗篇写作的女诗人为数不少。

相应来说，主要写爱情诗篇的男诗人则不

多，尤其在国内，在当下的男性诗人中清超

应该算个例外。综观诗集中的诗篇，他呈现

给读者的是对爱的追寻和思念，这思念是

刻骨的！

让我借用他的《渴望“理解”是幼稚的

爱情》中的诗句作为这篇短评的结束语吧：

“情感是一处 %看也看不明白 %说也说不清
楚的 %风景”。那么，对江流中那个清亮的
月影，谁又能说得清呢&

〔责任编辑 胡 马〕

作品等，天生就是其“责任田”里的应该有

的“正宗”产品，那么，《思·诗·丝》就是一

个辛勤的农夫去自己“责任田”以外的田野

里“捡山”捡来了的令人惊喜的额外的收获

了。于是，为了匡正笔者的“想当然”，几经

撺掇和蛊惑，就有了这部《男人独白》的出

版。

《男人独白》以《思·诗·丝》为基础，

共选录了作者四十多年来创作的二百多篇

散文诗中的一百三十八篇作品。从文本构

成的基因上说，《男人独白》的结集出版，正

是得益于作者用情感的“丝线”连接起来的

对生活的“诗意”的“思考”。如果用形象的

文字来概括《男人独白》，我们的面前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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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结巴）也不愿意在众人面前说话的男

人，侧身于属于他的“责任田”里，独自地体

验和品味着劳作的艰辛，独自地诉说和享

受着收获的喜悦，尽管劳作的艰辛是漫长

的，收获的喜悦是“断点续传”的，但他也乐

此不疲⋯⋯终于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劳

作已经积累成可以一次“下载”给自己或者

“上传”给别人的喜悦，于是，他就深长地吁

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

就是《男人独白》文本的生成传达给我们的

总体意境。

从结构上说，《男人独白》借鉴了一些

结集出版作品集的文本模式，文本的构成

也分割了几个板块———“旅者姿态”、“生命

履痕”和“爱的旋律”。这样的分割也许并不

“科学”，集结到每个板块的作品也许并不

是一种色彩，但在对作品文本的总体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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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材上说，《男人独白》的审美视点

是广泛而丰富的：举凡历史现实、情感物

象、日月山海、花草树木、家族人生、自然气

候、晨昏朝夕、男人女人⋯⋯可谓纷纭繁复

多有涉猎，琳琅满目包蕴万象。品之五味俱

全，赏之七彩缤纷⋯⋯

也许，还应该在语言文字、乃至思想内

容和艺术特点上对《男人独白》说点什么，

但限于篇幅不说也罢。而多年来的阅读经

验和习惯告诉我，对文本的欣赏和品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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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也就有了解读文本的钥匙，只不过“一

千个读者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

已。《男人独白》当不例外吧 ’
〔责任编辑 苏 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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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圈子闲时“翻翻”和为自己留做纪念。尽

管刚开始拿到那本“蓝皮书”时，我心中颇

不以为然，以为不过是“敝帚自珍”，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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